
春 之 梦
文/秦延安

风 善 变 得像 人 一 样 ，一 夜
之 间 就从满面獠 牙 、鬼哭狼嚎
变 成 了 温 情 似 水 ，依 依 耳 语 。
让 因 抗拒 一 冬寒冷 的 紧 张神经
突然就得 到 了 松弛 ，那 种松弛
是 坦 然 的 ，不 加 刻 意 的 自 然 ，
让 整 个 身 子 骨 都 有 种 酥 的 感
觉 。空 气 也 似 乎 变 得 柔 软 起
来 ，那 柔 软 里 带 着 一 种 清 新 ，
是 四 季里 特 有 的 、含苞待放 的
新鲜 。我 举 目 四 望着 ，寻 找 着
这新鲜 的 由 来 ，只 见 ，眼前依
然是 望不尽 的 城 市 高楼 ，少 有
的树木仍然光秃着 身子 。

我 的 目 光 随 着 这 无 孔不入
的风 ，冲出 了城市 ，让 自 由 的身
躯在乡 间里 自 由 游荡 。眼宽 了 ，
神经气息也变得清爽起来。坚守
了 一冬的麦苗终于看到了春的希
冀 ，抖落去身上的灰尘 ，开始了
丰硕的跋涉 。那跋涉是艰辛的 ，
它需要雨的慰藉。而雨似乎要比
风走得慢 ，朗 朗的天际 间还没有

见 到 它 的 踪 迹 ，
只 能 任 风 清 狂 地
欢 呼 。风 似 乎 成
了 这 个 季 节 的 主
宰 ，一 日 复 一 日
癫 狂 来 晃 荡 去 ，
想 唤 醒 还 在 沉 睡
中 的万物 ，陪伴 它来 闹 春 。终
于 ，在这千呼万唤中 ，鸟儿最先
活跃了起来 ，一路的鸣啼 ，欢跃
了春季的循环往复 。

宿 在 屋 里 烤 了 一 冬 火 炉 子
的 老 人们总 算 叹 了 一 口 气 ，又
熬过 了 一 冬 。在 经历 了 人生 大
风大浪 、生 命 即 将走 向 终结 之
时 ，他们 已 再 无所 求 。熬过 冬
天 走 向 春 天 就 是 他 们 的 胜 利 。
他们 出 门 为 看 到 还健 在 的 老 友
而欣喜 ，为 在 床上躺 了 多 年 终
没能熬 过 这 个冬 日 的 逝 者 表 示
感 叹 。他们相 依地坐 在村头 的
槐树下和 磨 盘 边 ，尽情地 享 受
着 这春 日 的 阳 光 。那 暖 暖 的 太

阳 不 仅蓬 松 了 老人 身 上厚 厚 的
棉 袄 ，而 且 更 像 一 支 强 心 剂 ，
让 这 些 额头 写 满人 生 风 雨和 世
事 沧桑 者 ，暂 时 忘记 了 身 体 的
病 痛和 不舒 。那 一 种 暖 融 融 的
滋 润 ，像 在 娘 胎 里 似 的 温 暖 ，
让 一 切 的伤 心 往事和病痛都不
再那 么 悲切 。他们 用 淡然 的 目
光 ，迎 接 着 这 金 灿 灿 的 阳 光 。
互 相 有 一 句 没 一 搭 地 说 着 话 ，
说 着那 些 沉浸在 岁 月 深处 的 曾
经 光 晕 。那 种淡然就像 目 送儿
女 们 成 群 结 队 出 外 谋 生 一 样 ，
无奈 中 又 有 几分释然 。他们知
道 ，后 代 儿孙们 再 也 不会像他
们年轻 时那 样 ，安份地 守 护着

这 些 曾 被 他 们 视
为 命 根 子 的 土 地
了 。

软 和 的 太 阳
不 仅 柔 化 了 老 人
们 孤 寂 的 心 ，让
他 们 感 到 了 新

生 ，更让 万物 感 到 了 生 命 的 萌
动 。不 安 分 的柳是最先 破 的鹅
黄 ，在 风 中 摇 摇甩甩 的 ，便晃
出 了 一身的嫩绿。河里依然没有
多少水 ，浅浅的瘦弱 ，等待着春
雨的召 唤。那凝固的石头默然地
待在河道里做着生命的沉思 ，空
旷了 一河滩。那河的尽头 ，就是
巍巍的山 。在柔和的风中 ，山 已
是越来越清晰地走来。而隐藏在
枯枝杂叶下的草们已悄悄地探出
了 头 ，它们互相张望着 ，默不言
声 地 扒 出 了 地 面 。生 命 的 召
唤 ，让 它们 不 失 时机地表达着
自 己 的夙愿 。这 种夙愿 一 旦 得
到 了 默 许 ，那就成为 一 呼百 应

的炽热 。
终 于 在 春 的 锣 鼓 声 中 ，雨

解开 了 自 己 的 罗 衫 ，让久 违 了
的 大 地 充 分 吸 吮 着 生 命 的 乳
汁 。于 是 到 处 都 响 起 了 汩 汩
声 ，那 是 一 种 对 生 命 的 乐 赞 。
风 停 了 ，雨 住 了 ，太 阳 更 高
了 ，天更蓝 了 ，田 野里 麦 苗撒
着欢似地开始 了 生 长 。而 没 有
了 年 轻人 的村子变得 更加冷清
了 ，孩 子们都去 上 学 了 。曾 经
晒 太 阳 的 老 人 们 ，能 动 弹 的 ，
也 都动胳膊动腿地 喂猪放 羊 去
了 。实 在 动不 了 的 ，只 好 一 天
一 天 晒 着 太 阳 ，眺 望 着 村 口 。
他们 不 仅在 眺 望 中 打发着孤寂
的 时 光 ，更是期 待着 出 外 的 儿
孙们能早 日 回 来 ，让他们人 生
的暮年里满是春光 。

春 天是 一 个带 给人 无 限 遐
想 的 美 好 时 节 ，让所 有 的人 都
可 以做梦 ，为 着这梦 ，洋溢起
了 所有 的热情 与 干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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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是 云 雾 山 的 最 高 山
巅——鬼谷岭 。山 岭 因 一个
人而得名 ，岭下是莽莽森林 ，
岭上是一块荒 园 ，一个被历
史遗弃的道观遗址 。

齐人高的蒿草肆意 占据
了 园 子 每个 角 落 ，在这块它
们假想的土地上疯狂的蔑视
着一块块倾斜的 、半掩的 、残
缺 的 、长 的 或方 的 石碑 。一
块雕刻过 的长长的青石石阶
从 高 高 的 石 坎 子 上 滚 落 下
去 ，落 在 了 路 旁 的 乱 草 堆
里 。石屋破落的剩下半壁残
垣立于大 门 的 一侧 。其实 已
经没有 大 门 了 ，只 有 两 个石
狮子一左一右守着空 旷而落
寞的荒园 。石狮造型生动逼
真 ，憨 态 可 掬 却 又 透 着 威
仪 。两个石狮的脚像是断裂
不 久 ，被 人 搁 置 在 石 墩 上 。
南 门 石坊 尚 存 ，柱基石 上 的
莲 花 纹 理 清 晰 可
见 ，飞龙腾云驾雾 ，
灵动精巧 。长长的
青 石 门 坊 刻 有 “云
雾天台 ”四个大字 ，
断 成 两 截 ，散 落 在
门 口 草丛里 。

园 子里弃置 的
碑刻 不 计 其 数 ，有
功 德 碑 ，有 记 事
碑……在 乱 草 中 穿
行 ，无 意 中 落 脚 踩
在 一 块 断 石 上 ，低
头 细 看 ，都 是刻 了
文字 的 。在 后 面破
败 的 石 屋 中 ，我 们
从墙上找到 了 这个
天台 观 曾 经是鬼谷
子在此悟道修行 的
记 载 ，以 及 道 观 几
经修缮和传承的文
字记载 。从众 多募
捐 的 善人籍贯名录
里 ，不 难 看 出 曾 经
道观的 昌 盛繁荣和
人们虔诚的信仰 。

石 屋 后 面 ，是

一截 一截高低错落
的 石 屋 断 壁 ，它 们
如今像 一 段段 的 围 墙 ，圈 着
曾经辉煌的天 台 观达八千多
平方米的疆域边界 。

这 里 的 曾 经 是 什 么 样
子 ？面对 荒 园 ，我们不 需要
历史的支点 ，也 似 乎 可 以 立
体 地 想 象 当 时 的 场 景——
古 色 古 香 的 天 台 观 烟 雾 缭
绕 ，晨 钟 暮 鼓 ，仿 佛 林 海 之
巅 的 世 外 仙 阁 。有 仙 风 道
骨 鹤 发 童 颜 的 道 长 在 沟 谷
洞 窟 内 潜 心 钻研修行 ，有做
功课 的道士在 念 经打 坐 ，有
殷 勤 的 道 童 穿 梭 于 道 观 院
落 ，有 虔诚 的 信徒不远 千里
跋 山 涉 水 前 来 上 香 还 愿
… …只 是 ，看 着 眼 前 的 废
园 ，这样 时 空 场景 的 转换会
悄 然 在 心 上划 过成伤 ，有那
么一抹疼痛升起 ，令人失落 。

相传这里是我 国 战 国 时
期的纵横家 、谋略家苏秦 、张

仪的老师——鬼谷子的故里
和 修道授徒 之地 ，历 来都属
陕西的道教名 山 ，素有 “陕南
小武 当 ”、“南终南 山 ”之称 。
鬼谷子 ，战 国时期 的思想家 、
谋略家 、纵横学说的鼻祖 ，他
一 生 居 无定所 ，真实姓 名 早
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。两
千 四 百 年 前 ，他 著 有 《鬼 谷
子 》一书 ，讲究 多 极 制 衡 、阴
道 阳 取 、合纵连横之斗争 策
略 ，后其足下弟子学成致用 ，
在诸侯兼并的征伐 中屡建奇
功 。在秦汉 时期 ，这里就建
有鬼谷子庙 ，供奉鬼谷神像 。

太 过 久远 的神秘 面 容 ，
我们 已无从窥探 。但是我们
在功德碑上看到 ，道 光 年 间
曾经参与捐 资修缮道观的还
有湖北 、江西人士 ，可见 曾经
鬼 谷 天 台 观 的 影 响 范 围 之
广 。这样一个远离尘嚣 的道

观 消 失 真 是 让人痛
心疾首 ，不能不说政
治 运 动 的 残 酷性 让
人汗颜 。好 在历 史
文 明 终 究 是顽强悠
远的 ，它们以各种形
式悄 然存 在 。譬如
这里的鬼谷岭 ，虽然
设施完全破坏 ，但天
然 的 峰 峦 屏 障和 云
雾圣 境使得它仍 古
风犹存。2003年 ，全
国 首届 鬼谷子文 化
学术 研 讨会 在 石 泉
召 开 ，云雾 山 鬼谷岭
也 再 度 成为 世人 关
注的焦点 。

曾 经 繁 荣 的 道
观遗 址在 蛮 荒 中 为
我们 诉 说 的 不 只 是
近代史的心酸 ，还有
更久 远 时 期 的人 心
向 善 。鬼 谷 子 曰 ：
“ 人之不善而能娇之
者 ，难 矣 。说 之 不
行 ，言 之不 从 者 ，其
辩之不明也 ；既明而
不 行 者 ，持 之 不 固
也 。既固而不行者 ，

未 中 其 心之所善 也 。辩 之 、
明 之 、持 之 、固 之 ，又 中
其 人 之 所 善 ，其 言 神 而
珍 ，白 而 分 ，能 人 于 人 之
心 。如 此 而说不行 者 ，天下
未 尝 闻 也 。此 之 谓 善 说。”

（ 《说 苑 ·善 说》）今天 ，无 论
是开发云雾 山 ，要揭开它羞
涩 的 面 纱 让 世 人 一 睹 它 的
芳 容 也 好 ，还 是 重 建 道 观 ，
重树鬼谷威仪 ，让后 人将纵
横 学 说 发 扬 光 大 也 罢 ，也
许 要 先 行 树 立 的 ，还 有 我
们对 一 种精神 的 信仰 ，一种
对崇尚 自然的追求 。

鬼谷岭 的建设开发任重
而道远 。不 过 ，历史和现实
终将在这 里 交相辉 映 ，会给
千千万万颗凡俗负 累 的心打
开一个洗涤的仙境 。

天上人 间 ，心之所善 ，大
地安详 。

因石而乐
文/郑爱兰

面对退休之后 的生活 ，我 有 过
太 多 的 想法 ，是上老 年大学 、学编
织 、打太极 ，还是 唱歌 、跳舞……正
当 我犹豫 不定 ，一次外 出 却让我与
石头结了 缘 ，寻觅奇石 、珍藏奇石成
了我众多想法中的偏爱 。

那是 2008年 的 一个春节 ，我和
老公去海南旅游 ，漫步 在风景
美 妙 的 西 岛 上 ，海水一遍又 一
遍地舔舐着海岸 ，反复地洇湿
着我们的裤角和衣衫 ，忽然 ，一
方 手 掌大 的 石 头 映 入 我 的 眼
帘 ，当我用双手托起这方石头 ，
“ 啊 ！”我惊呆 了 ，不 由 自 主地发
出 了 一声惊叹。老公和我仔细端详
着这 尊人像石 ：男 的彪悍 ，女 的妩
媚 ，他们手挽手 ，肩傍肩 ，相依相爱 ，
如漆似胶 ，还有 一个婴儿躺在 男子
的臂 弯里憨睡 ，倒 是辨不清是男 是
女 ，真 是 幸 福 的 一 家 人 。太 神 奇

了 ！这是千百年来人类追求幸福的
标本 ，也 是 当 今社会人们追 求 向 往
的 幸福 目 标 ，更是我们夫妇对温馨
生活的又一次解读。我当 即决定要
与 奇石今生今世不 离不弃 ，这就是
天意 ，可供观赏 的石头是大 自 然恩
赐给人类的宝贵财富 。于是我们为

其取名为 “爱在天意”，回家后发表
在地方一家报刊上 。

从此以后 ，我一发不可收拾 ，不
管是节假 日 还是雨 后 ，我和老公都
会奔赴在泾河滩 、黑河道 ，寻觅着我
们的宝 贝 。两年 多来 ，泔河 、黑河 、

泾河 、洛河都 留 下 了 我俩 的 足迹 。
“ 蛟龙 出 水”、“钟馗嫁妹”、“双鸭嬉
水”、“枯木逢春 ”等 ，也都和我俩不
期 而遇 ，亦 注定成 了 我们夫妻退休
生活不可或缺的退休生活 。

寻 觅 奇 石 ，洞 察神韵 ，起 名 赋
意 ，锻炼了 我俩的健康体魄 ，升华了

我俩 的丰富想象 力 ，增添 了 我
俩的生活乐趣 ，也让我俩结识
了 奇石界 的 良 师益友 ，感悟到
观 白 云 幽石而通圣境之下 ，以
调 心 养性 ，觅 石藏 石 、赏 石赋
诗 ，等于把大 自 然浓缩于斗室
之中 ，心灵之上 ，将 自 己悠然 自

适于天地之 间 ，从 中 体味人生 的真
谛 ，让我们回归大 自 然 ，在天地之间
寻找人生的至善 、至美 、至高境界 。

感 谢大 自 然的恩赐 ，感谢奇石
的精灵 ，感谢我奇石界的挚友 ，使我
们退休后能独得其喜 ，因石而乐 。

喀纳斯湖　戴敏　摄

三月 桃花雨
文/唐刚

人们都说今年渭河滩
万亩桃花开得早 ，那村落
旁 ，那沙梁坡上片片桃树 ，
河畔桃林 ，满枝满树满梢
绽开着盏盏花儿 ，火红的 、
粉 红 的 、雪 白 的 ，五 彩 相
映 ，如蝶漫舞 、似蜻蜓戏水 ，那种幽
香 、芳味直扑人心脾 。

都说龙 年是好兆头 ，不信 ？看
那无垠无际 的麦 田 像泼 了 粮油 ，像
喝 了 汉斯 九度 啤酒 ，翠绿绿 、嫩油
油 ，生机勃勃 ，长得格外精神 。

是谁将春天的脚步催赶得这般
急切？是谁将春姑娘的衣裙点缀的
如此娇艳 ？

一 场 桃 花 春 雨 叩 响 了 深冬 沉
寂 ，裹走 了腊月 的休闲 ，春风唤醒了
花儿 、鸟 儿 、虫 儿……一 切都 萌发
了 、勃动了 。

没有雷鸣开道 ，没有狂飙护航 ，

春雨悄悄地来 了 ，以至 于你更深夜
读时竟没有觉察出窗外雨点的嘀嗒
声 。春雨就是这般文静 ，不爱张扬 ，
不爱前呼后拥 ，脚步轻轻的 ，怕扰醒
农人们的酣睡 ，怕搅乱文人们夜耕 ，
不知不觉中送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。

薄如纸 、柔如丝 、亮如 晶 ，春雨
悠悠地飘洒着 ，洒透了 田 田 畔畔 ，也
洒润 了各寨房前屋后 。春雨就是这
般热忱 ，不偏不倚 ，不慌不乱 ，不敷
不衍 ，用她那含着酒窝的微笑 ，用深
情的吻 ，将甜蜜洒向人间 。

世 间万物舒展开原本蜷缩的身
姿 ，扬眉吐气 、生根开花 ，结出丰硕的

果 ，用未来的丰收感谢春雨。
万物放开原本尘封着的

喉嗓 ，虫鸣鸟语 ，流水潺潺清
风 习 习 ，风筝高 飞 ，车夫扬
鞭 ，牛马奋蹄 ，拖拉机轰鸣。

工地上 电锯欢歌 ，电焊
火花飞溅 ，拉丝机高歌 ，楼顶上打混
凝土欢语 ，整个工地沸腾了 。

用细细柔丝编织出 一幅绚丽的
画卷 ，用轻轻弹唱 引 发一 曲 曲 欢快
的交响曲 ，春雨悄悄走了 。

春 雨就是 这 般 温顺 ，当 进 则
进 ，当退则退 ，不要回报 ，讨厌奉
迎 ，既不像那淅淅沥沥的秋雨 ，下
得没完没了 ，喋喋不休 ，下得天晦
地暗 ，长长绵绵 。更不像瓢泼的夏
雨 ，虽然泼得痛快淋漓 ，干净利落 ，
却往往惹祸端 。

三月 桃花雨 ，大 自 然的秀气女
儿 。

故乡 的集
文/张岩

在农村 ，几乎 每 一 个乡 镇都
有一个共同的节 日——逢集 。

赶 集 ，是 一 种传 统 ，一 种 习
俗 ，但 更 是 人 们 为 了 自 己 的 生
活而赶 。

我 的 家 乡 在 晋 南 运 城 地
区 ，上 世 纪七八十年代 ，临猗 县
腹地 的 嵋 阳 镇就是我 生 长和赶
过集 的地方 。

那时 ，每逢集 日 十里八 乡 的
父老乡亲 、小商小贩 ，一般都是天
不亮就早早地出 门上市了 。有的
肩扛着 口 袋 ，有的手挎着篮子 ，有
的牵着骡马 牛羊 ，有 的用独轮车
或着板车推拉着土特产 品 ，也有
的什 么 东 西都没有带 ，人们边行
走边无所顾忌地说笑着 ，间 或还
有几个骑 自 行车的人 ，不断地摁
着车铃与熟人打着招呼 ，洋洋得
意地从行人面前悠然穿过 。

在 那 个 “统购统销 ”的 年 代
里 ，虽说集市上 一条大街充满 了
赶 集 的 人 群 ，商 品 却 不 怎 么 丰
富 。人们买 日 常百货 ，要 到供销
社商店去 ；买菜 ，要到蔬菜 门市部
去 ；买锅碗瓢盆 ，要到 日 杂用 品商
店去 ；买铣 、镢 、锄 、耙等生
产工具 ，要到生产资料用 品
商店去 ；就连理发 、照相 ，也
都要 到 理发店 、照相馆去 。
沿街 两 旁 一个挨着 一个布
匹摊 、文具摊 、服装摊 、鞋帽
摊也 大 多 是本镇及外 乡 供
销 社 的 职 工 在 出 摊 经 营 。
当 然 ，也不乏个体在摆摊的小商
贩 ，像补锅补盆的 、补鞋修伞 的 、
看相算命的 、卖耗子药的……

记忆 中 ，故乡 集市最热 闹 的
是猪羊交易市场 ，猪嚎声 、羊叫声
不绝于耳 ；最有意思 的是看牲 口

贩子们在 交 易 时 的 “掐码子”。
双方把右手手指捏住 ，用袖 口 、衣
襟或草帽遮挡 ，不使外人瞧见 ，彼
此用规定的手指表示可以接受的
价钱 。整个交易过程 ，无须语言 ，
成 交情 况都 不 露底 。生 意成 交

后 ，卖主要将骡马所系 笼套或缰
绳取下带回 ，忌将缰绳一起卖掉 ，
缰绳是系 牢牲畜所用 ，把缰绳也
卖掉 ，恐怕以后的牲畜也保不住 ，
这反映了 民间百姓的一种观念和
心理的 习俗 。

赶集的人们一般很少在集市
上吃饭 ，只有那些经常赶集上店
的买卖人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
的才在食堂吃一顿简便的饭菜或
者就在街上买些油条 、包子 、馒头
一类的食品充充饥。当然也有少

数在农村叫作“嘴馋的人”利
用赶集的机会花几个小钱偷
偷地打个牙祭 。

乡村集市就是一年到头
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们忙
中偷 闲 做点 儿小买卖和 “休
闲 ”一下的地方 ，是我们这些
农村孩子没钱也可来逛一逛

乐一乐的地方 。
老年人赶集 ，希 望能在会上

碰上几个说得来 的熟人 ，唠唠家
常 ，心里头敞亮些 ；大姑娘 、小媳
妇赶集 ，是想买件漂亮的衣服 ；小
伙们赶集 ，没对象的想见见面 、牵

牵线 ，找上对眼 的 ；小孩们赶集 ，
是想跟着大人们看看热 闹 ，馋一
口 糖葫芦 、热油糕 ，看看有没有耍
把戏 、捏泥人的 。

乡 村集市 的记忆 ，折射 出 社
会的变迁。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
都在乡 村集市上 留 下 了 印 迹 ，或
萧条 ，或喧闹 ，或贫乏 ，或丰富 ，都
是当 时社会政治 、经济 、文化状况
在百姓生活中的反映 。

前些年 ，我也数次回过故乡 ，
下车后也曾从时逢集 日 的大街上
走过映入我眼帘的则是又一番景
象 ：超市 、家 电专卖店 、美发厅 、网
吧 、歌厅 、游戏厅……这 是我 40
多年前多次来过的地方吗？我这
是在城市 的大街上 ，还是在乡村
的集市里呢 ？

我 叩 问 着蓝天上 的 白 云 ，也
在叩 问着 自 已的心扉 。

石头没有路
诗/苗蕾

北风 来的 时候
南 方是鸟 儿 的 路
疲惫 来 的 时候
家是你 的 路
痛 苦 来 的 时候
爱是心 的 路

石 头 没有路
寸 步 不 离 的 守候
等待是一种信念
春天 不 需要祈 求

水把路走到 了 天上
约 定 了 什 么

是愤怒的 雷 雨
还是 悲 伤 的 云 朵

风把路走到 了 荒漠
证明 了 什 么

是生命的 枯竭
还是灵魂的 折磨

石 头 没有路
让风割 裂肌肤喘 息
晦暗的 内 心 用 阳 光鞭策
干 涩 的 唇 紧咬承诺的 无 望
一切还没得到
一切还 不 曾 来过

望乡
诗/张宏宇

每次 望 故 乡
饮尽故 乡 的 月 光
便会醉倒 我痴痴的 思念

故 乡 离 得再远
也走 不 出 我 的视线
月 圆 的 地 方

是我 生命的 起点和终点

仰 望 月 光

月 光 中 故 乡 的 身 影
在我 的 瞳孔 中
放 大 着 归 程

那如 水的 记忆

只 需 一 句 乡 音
便会在我 心 中
泛起一 圈 一 圈 涟漪

品味书香
文/冯 惠涛

“ 风声雨声读书声 ，声声入耳”，每 当
我想起这则对联时 ，就对其展示的唯美画
面充满了 留恋 ，更喜欢上了利用 闲暇时候
去读书 ，在春 日 的 山野 间读书 ，在静谧的
夜色里读书 。毕竟 ，这带给我的不仅是巨
大的精神财富 ，还让我在山水间酝酿出 唯
美的词汇 ；这更像神舟飞船 ，能带领我遨
游世界 、太空 ，让我看到 一个不可思议的
新世界 。

如今又是春 暖 花开之 时 ，垂柳放新
绿 ，草木吐嫩芽 ，一切生机勃勃 ，走在 山野
间品味着春的气息 ，不 自 觉地就想在 闲暇
之时看看书 品 味书香 。迎着春天的草长
莺飞 ，此刻真想带着 自 己喜爱的书 ，漫步
于灞水秦川 之 间 ，在 自 然 中沉醉 ，任春风
拂面 、燕舞莺飞 ，任花儿的芳香和手 中 的
书香激活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……

周 末 时趁着阳 光灿烂 、微风和煦 ，拿
起一本 自 己喜爱的 《诗词通论》走入郊外
择地而坐 ，抬手之 间 便会 品 赏到 草木葱
茏 、鸟语花香的 自 然气息 ，放牧心灵返璞
归真 。而陪伴着妻儿共 同 阅读又别有 一
番韵味 ，就好像 自 己 要 随 手 推开 一 扇 窗
户 ，来欣赏窗外美丽的风景 。青山绿水之
间 ，新鲜的 空气 、思想 的翅膀 、生命的美
好 ，让我惊诧更让我叹息这美丽 的风景 。
这风景或粗犷豪放 ，或细腻委婉 ，或雄伟
磅礴 ，或感人肺腑 ，令我浑然忘却 了 工作
中的烦恼与不快 ，自 乐于天伦之间 。明媚
春光里 ，书香盈盈 ，一种聆听生命韵律的
快乐洋溢心头 ，这是一种智慧之乐 ，和美
之乐 ，催人奋起。陪着孩子打开书本慢慢
地翻 阅 ，春风吹过 ，一阵亲切而熟悉的馨
香扑鼻而来 ，轻轻地闭上 眼睛 ，做一下深
呼吸让人心旷神怡 ，任心情随意驰骋 ，陶
醉于陶渊明 “采菊东篱下 ，悠然见南山 ”的
人生境界 ，欣赏苏东坡坦荡磊落光风霁月
的高尚人格 ，而享受着人生赋予的美好时
光。浅吟低唱中 ，这些质朴平和的诗词美
句 ，顷刻 间化作徐徐的春风 、潺潺的小溪 、
铮铮的乐 曲 ，让我感到 心灵是特别 明亮 、
洁净 ，让我对 自 然地赐予充溢着感激 。

“ 繁花似锦诗词韵 ，春 日 读书 品 味
巡。”如今 ，在 田野间陪家人读书对我来
说 是 这 样 的 情 趣盎 然 ，这 样 的 亲 切 温
馨 。毕竟在这袅袅的柳条下 ，潺潺的灞
水边 ，去读一本我喜爱的古诗词书 ，内
心深处丝毫没有 了 城市的浮躁 ，也没有
了钢筋水泥之 间人群的喧嚣 ，只有那风
花雪月 和那书卷的芳香 。一派书香做知
己 ，聆听诗性和春光的律动 ，人生从此
便会多了 一份纯真和豁达 。


